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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s with prototypical autism often present unique strengths that 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overlook， 
together with absence of oral language at the preschool age. Here， we propose a strengths-based approach in understanding and 
engaging with non-verbal autistic children. It emphasizes recognizing unique intellectual abilities often masked by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and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repetitive behaviors. By observing these children’s interests in structured objects， 
patterns， and screens， caregivers and clinicians can gain insights into their cognitive potential. We then present methods to leverage 
autistic strengths to support wellbeing of the families， including using “lateral tutorship” —a non-intrusive， side-by-side engagement 
method—as a way to connect with autistic children， respecting and utilizing their intrinsic learn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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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和科学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典型

的孤独症（又称原型孤独症，prototypical autism1）

个体 ［1］，即使核心症状极为明显，且面临多种适

应性挑战，包括无口语或极少口语（nonverbal 或
minimally verbal2，低口语能力，以下统称低口语），

有时也会展现出与其功能障碍不相符的特殊能力。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 4 岁之后才开始掌握一定的口

语能力，而一部分儿童可能一直无法获得功能性

口语［2］。这种现象被称为“学者综合征（savant 
syndrome）”，并被视为孤独症中的特例［3］。然而对

于孤独症个体而言，语言沟通方面的明显障碍与

其在非语言领域（或语言的交际功能之外）上的

能力差异，或许是典型的孤独症的重要特征之一，

特别是在儿童早期 ［4］。本文将介绍几种识别这类

特殊能力的临床方法，并探讨如何利用这些优势

来改善孤独症个体的生活质量。

1 揭示孤独症儿童的智力状况

孤独症儿童通常在 3 岁左右被首次确诊，此

时儿童的口语能力极低，正处于临床特征最明显

的状态，这使得临床工作者无法直接评估其智 
力［5-6］。他们没有意图配合评估任务，可能会拒绝

模仿或无法理解测试的要求。他们的“不配合”以

及对评估的“冷漠”常被误认为是智力障碍。于是，

这些儿童往往被归入“重度”孤独症儿童的行列，

而其潜在的智力优势无法在家庭或学校环境中得

到有效发掘。即使是专门设计的非言语智力测试，

也难以有效测量低口语“平台期（plateau3）”，因此

必须借助行为“近似物（proxies4）”判断其潜力是

否超出其适应性和行为能力的限制。

一种获取这类信息的方法是在确定儿童的孤独

症特征后，通过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人进行交谈以

了解儿童做过的最复杂的事情。在评估或交谈过程

中可以发现儿童对各种物品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带

有视觉空间构建元素的物品（例如乐高、拼图、积

木等）。若时间充足，则可进一步收集更多信息，

例如为儿童提供数量充足的可分类物品（包括印

有汉字的卡片或积木，其中每个汉字都有多个版

本），使其能够按形状、颜色或类型进行分组。需

注意的是，应在儿童熟悉的环境中观察他们自由使

用这些物品的情况，这一点常被监护人或临床医师

忽视。关注儿童处理这些物品时的排序、排列和分

类行为有助于揭示他们对感知（perceptual）或语义

（semantic）类别的运用能力。

1  在符合现行“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诊断标准的总体人群中，约有30%的个体表现出高度同质的核心特征（包括社
交沟通障碍和重复刻板的兴趣与活动），通常出现在特定年龄段（2~5岁），并伴有显著的语言发育迟缓。这些个体有时被称为“纯孤独症”
或“重度孤独症”，且对这类儿童的诊断通常具有较高的临床确定性。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其余部分的“孤独症”均指“原型孤独症”。
2  只有少量的词语或短语，或缺乏功能性口语能力。
3  孤独症儿童语言发展的停滞期，通常在 2~5岁。
4  指观察儿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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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孤独症儿童的重复行为与智力
的关系

传统上被认为是“重复行为”或“非功能性物

品使用”的动作，例如典型的孤独症表现之一——

将玩具车翻过来以转动轮子，可能比表面现象更

具智慧性。儿童频繁重复这类行为并不意味着他

们被困其中无法自拔。当摒弃这种先入为主的观

念进行观察时，会发现他们实际上进行的是有条

理的序列活动，是对物品的三维视觉检视，并非

如表面上所见的单调，这类行为更像是系统性的

探索，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复。

孤独症儿童的感知驱动型重复行为具有一个

重要特征，即这些行为虽然仅涉及一个狭窄定义

的对象类别（例如印刷字符、带孔的物体或会发

光的物体），但儿童会在这个封闭集合内系统地

探索可能的组合，仿佛对同一系列中所有物体的

形状及组合进行清单式整理。铅笔、瓶子、字母

的排列或旋转是按形状和颜色进行的，孤独症儿

童往往会对自己能接触到的所有物品进行此类操

作。对于西方字母，他们通常是按照字母的顺序

排列，包含正向和反向排序，或对混合字体进行

排序，这表明儿童对字母的认知是抽象的，而不

仅限于“感知”层面。这些重复行为不仅显示了孤

独症儿童对环境的探索能力，而且其中可能伴随

的重复性动作（通常被误认为是无用且病态的重

复行为、应当被消除）并不会减少其对环境的探

索次数和多样性。Jacques 等［7］通过引入蒙特利尔

刺激游戏情境（Montreal stimulating play situation， 
MSPS）研究了孤独症儿童的重复行为，在 MSPS 
中，儿童接触到能够促进其能力发挥的物品类型，

而不是像在诊断情境中那样凸显其对共同活动缺

乏兴趣这一点。Nader 等［8］在一篇开创性文章中证

实这种信息收集方式代表了孤独症个体的一种经

典学习方式。

3 屏幕对孤独症儿童的特殊作用

屏幕最能够体现低口语孤独症儿童的智能行

为。与重复行为一样，孤独症儿童对屏幕的兴趣

常被视作是负面的，是一种无效的依赖，会妨碍

他们的语言发展、减缓进步的速度，甚至被认为

是孤独症的发病原因之一。但若监护人和临床医

师关注儿童对屏幕的实际操作，就会发现一系列

宝贵信息，包括操控图标的速度和方式、观看内

容的主题、以及“启动”他们的兴趣领域，尤其应

该关注儿童在使用带有三维形状或动态图像的应

用程序时的表现。

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会对屏幕上的书面符号

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种现象十分常见，以至于可

以被视为一种自发且内在的孤独症特征［9-10］。该现

象也出现在汉语文字背景下的孤独症儿童中［11-13］。 
观察儿童在使用带有字母和数字的应用程序时的

表现十分重要，因为对这些应用程序的兴趣和识

别能力［儿童还需具备正常的行走年龄（age of 
walking5）］是非言语智力的最佳预测因素。这些

应用程序广泛见于各大平台，旨在促进学龄前儿

童的学习，激发他们的读写兴趣。尽管这些应用

程序主要针对 4 岁左右的神经典型（neurotypical6）

儿童，但有研究却表明孤独症儿童常在年龄更小

时就在网上主动寻找这类信息，并在初次接触到

屏幕上的符号时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4］。值得注

意的是，在初次接触期间，儿童可能会出现“自动

命名”行为，即非交际性地命名周围的字母（或

汉字），例如在商场中指出某些店名或商标。尽管

能够识别并命名大量字符，但儿童的监护人往往

仍认为其是无口语能力的，因为他们未能使用已

知的词汇来进行交流或表达需求。

4 利用孤独症儿童的优势及其对
特定物品的强烈兴趣进行侧向辅导

孤独症儿童的上述优势一旦被识别为快速处

理复杂信息的指标时（尽管这些优势以非交际且

看似重复的方式表现），临床工作者该如何加以利

用值得探讨。在此，笔者提出“侧向辅导（lateral 
tutorship，又称平行教学）”的方法，不同于监护

人或医学专业人员所期望的传统合作活动［15］，侧

向辅导强调在儿童身旁同步进行活动，因为对于

孤独症儿童而言，与他 / 她一起做某件事，意味着

陪伴在他 / 她一旁（alongside）做同样的事（doing 
with means doing alongside）。

5  指儿童发展里程碑。
6  指的是在社交沟通、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上符合社会普遍标准、没有显著异常的个体，即神经发育典型的个体。该词主要用于与“神经
多样性（neurodiversity）”概念下的其他神经类型相对比，如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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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侧向辅导过程中，成人在儿童身旁，以自

己的方式探索并操作与儿童感兴趣内容相似的材

料，同时让儿童接触到这些材料（例如儿童面前

有一台平板电脑，而成人在自己的电脑设备上操

作）。儿童可以接触到且持有自己的那份物品，一

边从事自己的活动，一边观察成人的做法，并进

行自由尝试。在这些教学活动之外，成人可能会

发现，即使没有在当时进行即时的模仿，儿童仍

会重复所看到的成人的一些做法。侧向辅导需要

成人接受儿童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的事实，但这

通常不容易被监护人或行为主义导向治疗师接

受［16-17］。

侧向辅导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来自孤独症儿童

拒绝即时模仿的现象，例如在需要与人竞争物品

时［18］、意外双语现象（unexpected bilingualism）［19-20］ 
以及非社交性语言学习［21］。这些现象表明，只要

语言在环境中经常出现，孤独症儿童就能够（并

且显然更倾向于）在没有正式教导的情况下自发

学习语言。这种学习模式对孤独症儿童来说可能

相当于神经典型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妈妈语”

现象［22-24］。一些个案观察研究谨慎地指出，当家庭

积极支持并丰富孩子对字母（或文字）的重复和

痴迷兴趣时，这种兴趣可能会触发孤独症儿童语

言的良性发展［14］。

5 孤独症儿童人际同步性的另一
种解读方式

尽管学龄前孤独症沟通干预（preschool autism 
communication therapy， PACT）项目通过有针对性

地扩展人际同步干预显示出了长期效果（包括对

语言的影响）［25］，但这些效果仍较小，难以达到

低口语孤独症儿童在脱离低口语平台期时自发语

言重启的程度［26-27］。最重要的是，包括 PACT 在

内的自然发展行为干预（naturalistic developmental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NDBI）技术未能充分利用

儿童的兴趣，或仅在偶然情况下才加以利用。通

过简短、常规的互动最大限度地增加监护人与孤

独症儿童之间的人际同步机会，相比行为主义技

术确实是一种相当大的进步，但若能从儿童的优

势和兴趣出发，不仅限于追求神经典型孤独症儿

童的社交模式，将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真正的

人际同步。

与孤独症儿童共同生活时，在相同的地点和

时间专注于儿童自发使用的物品进行可预测的互

动，并将此互动融入家庭生活，可能是孤独症儿

童所能体验的最具互惠性和分享性的社交互动。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让监护人体会到他们所做的事

情对儿童来说是有趣的，并且能够丰富儿童的技

能库，同时让监护人意识到孤独症儿童的分享方

式与神经典型儿童的分享方式有着显著差异［28］。

成人尊重这种与孤独症儿童非典型的平行互

惠关系往往会获得预料之外的积极效果。尽管孤

独症儿童在面对面目光接触的节奏、持续时间

和情境上与神经典型儿童存在明显差异，但这种

接触并非完全缺失［29］，他们在回应名字、共同

注意（joint attention）、模仿和分享快乐（shared 
enjoyment）等方面的行为，虽然较少且异于常人，

但并非绝对缺乏。例如孤独症儿童的分享快乐通

常表现为兴趣的分享，儿童会通过延续互动的时

间来表达这种感受。当儿童表现出明确的“特殊兴

趣”时（以可以按感知或机械特性进行“分类”的

字母和形状等对象最为常见），成人便可以增加与

儿童同步互动的机会 ［30］。

6 侧向辅导对孤独症儿童的影响

笔者曾通过控制社交互动负荷就中国学龄前

孤独症儿童对社会情境的视觉注意和行动问题进

行了研究，探讨“平行竞争”这一侧向辅导近似物

的现实效果［31］。该研究对 26 名学龄前孤独症儿童

和 20 名神经典型儿童进行了眼动追踪测量和行为

测量，首先，利用注视追随程序（gaze-contingent 
procedure）量化了儿童对平行竞争游戏和合作游

戏视频的视觉注意偏好，同时以非社会性物体作

为对照条件。在研究的第 2 阶段，评估平行参与

（parallel participation）对儿童表现的影响，让儿童

独立完成或与平行竞争者一同完成一项运动任务

和一项认知任务。结果显示，尽管孤独症儿童对

竞争的视觉注意偏好低于神经典型儿童，但在行

为评估中，平行竞争者的存在显著改善了孤独症

儿童和神经典型儿童的表现，且两者改善程度相

同。该研究表明，孤独症儿童的社会注意力与社

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7）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至

7  指个体在他人旁观或同伴在场时，表现出更好的任务表现的现象，是一种人际影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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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平行参与的条件下他们对社会情境的非典型

视觉注意并未妨碍他们从这些情境中获益。

7 结论与展望

对于低口语（包括无口语）的学龄前孤独症儿

童，缺乏兴趣或拒绝与成人共同参与干预性活动

限制了传统、指令性干预的有效性。密集的行为

干预方法未能显示出改变孤独症特征的效果。通

过在分享活动中不强迫、“随时把握（on the fly）”
与儿童互动同步的机会仍然是唯一被证实对减少

孤独症特征的有效策略，即便其效果不甚明显，

且临床和适应性意义有限。

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了孤独症儿童对“非社

交信息”自发兴趣的性质。对复杂内容（尤其是

书面语言，以及物体的三维或动态特性）的自发

朝向揭示了孤独症儿童的非言语智力超出了其适

应性困难所能预测的水平。基于这一观察，笔者

提议在基于人际同步的干预中加入一个新的维度，

主张通过在儿童近旁探索他 / 她的自发兴趣领域

来丰富这些领域，而不是采取任何即时说教式的

（didactic）或适应性目标导向的方法（例如专注于

教授儿童交际性口语）。该取向代表了迄今为止让

孤独症儿童融入社会并提升其生活乐趣的最为合

理的方式，同时也符合当前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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